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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夜光杯阅读·连载/

! 盛巽昌毛泽东喜读《唐诗三百首》（下）
! ! ! ! !"#$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列
车途经岳阳，即索笔手书了杜甫的
《登岳阳楼》。它后来刻制、装嵌在新
修整的洞庭湖畔岳阳楼三楼。
毛泽东青年时候到过岳阳楼。他

是很喜欢这首五律的：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年 &月，他在上海和复旦大
学刘大杰教授谈话，当得知刘系湖南
巴陵人后，当即朗诵了《登岳阳楼》。
然后颇为自然进入了谈话主题，就古
代文学作了谈话。

当时毛泽东相当欣赏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后来还就刘大杰
提出李商隐若干诗篇无题一事，写信
作答复：“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
语，暂时存疑可也。”在他晚年也常谈
李商隐诗，曾与伴读的北京大学教师
芦荻谈李商隐的《锦瑟》(又名《无
题》）。芦荻说，对这首诗，历来解说甚
多，有说是写锦瑟之为乐器的乐音特
点的，有说是写对女子的爱恋的，有
说是悼亡的，有说是自况、自伤的，还
有说是诗人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等
等，请教主席怎么看。毛泽东回答：
“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
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
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
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
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
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
惆怅。”

晚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常让护
理人员读唐诗，他聆耳细听。一天，护
理人员孟锦云为他读王维的七绝《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将最后句“遍插
茱萸少一人”的“茱萸”误读为“朱

须”，当即要她查字典，自我纠正读
音。他的如此熟悉度，以致读诗者惊
异地说：“主席，你都这么熟，自己背
诵算了，别让我给你念了。”

%")%年在林彪三叉戟摔落蒙古
温都尔沙漠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有
关人员汇报美国基辛格到北京一事，
中间谈及林彪事件时，就背诵了唐代
诗人杜牧的七绝《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毛泽东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
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在此
前后，他还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
三“明妃村”等四句，且将其中的“明

妃”两字改为“林彪”。诗曰：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作圈点，写眉批，还
做考证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读《唐
诗三百首》也在书上作圈点，写眉批，
抒发己见。

现在公布的一册毛泽东所用的
《注释唐诗三百首》，系解放前中华书
局印行的直排本，乃蘅塘退士原编，无
通行的陈婉俊注。毛泽东在这本书里，
就原有的 ))名诗人（含两名无名氏）
的 *%'首诗，圈点、批注了其中的 '+

名诗人的 !&,首诗，其中所编李白诗
,'首，圈批有 %"首；杜甫诗 -,首，圈
批有 ,&首；王维诗 ,-首，圈批有 %+

首；李商隐诗 %"首，圈批 %$首；其余
圈批 '首和 '首以上的，还有孟浩然、
韦应物、王昌龄、岑参、李颀、杜牧等
人。这些画有圈圈的诗篇，还有 "+多
首按数码作了自 '至 "'的顺序编号。
将诗篇做编号，很可能是毛泽东用以
编册或其他教育用途的。

他在这本书的天头为若干诗篇
写了眉批。

眉批作“略好”的，有孟浩然五律
《早寒有怀》、刘禹锡五律《蜀先主
庙》；作“好”的有韦应物《淮上喜会梁
州故人》，王勃五律《杜少府之任蜀
州》，而在另两篇分别都写有眉批：
《琵琶行》是：“江州司马，青衫泪

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琶琵演奏者有
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
其然岂其然乎。”
《蜀道难》是：“此篇有些意思，为

李隆基而作，非为章仇兼琼也。”
毛泽东这些眉批，也见自他的有

关文字和谈话。
如五律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很为毛泽东叫好，当他与秘
鲁哲学家麦约尔卡会宴时，麦约尔卡
谈到很喜欢吃辣椒，毛泽东说：“可以
说，我们志同道合，不仅在哲学观点
上接近，在饮食方面也有靠拢。秘鲁
和中国虽然相距万里之遥，正像诗人
王勃所说的那样：‘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年，毛泽东在给阿尔
巴尼亚劳动党的一封贺电里也引用
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
《琵琶行》。毛泽东在邵华考进北

京大学中文系后，就在一次谈话中评
说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
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

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
的高明处在此而不在他。”对于《琵琶
行》里的若干诗句，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
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
有声。”还在另书《琵琶行》相应的天
头，写了批注：“其声岂其声乎？”可见
他读《琵琶行》相当用心、认真。
对李白《蜀道难》尤感兴趣。,+世

纪 '+年代初，毛泽东在接见出席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学艺术界
代表，见到作家杜鹏程，得知杜正在
宝成铁路工地体验生活时，他说：“李
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
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情景，不过‘蜀
道’很快就不‘难’啰！”说罢就动情地
吟诵起《蜀道难》。

上世纪 )+年代他对身边工作人
员称赞道：“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
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
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
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
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
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
中，把人带到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
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
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也注重对《唐诗三百首》
的诗句作考证，有如李商隐《无题》组
诗的题意，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的
“楚山”为“江苏江北”之山，而更为醒
目的，乃是贺知章七绝《回乡偶书》，
曾因此为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携带家
眷事考证，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
新旧《唐书·贺知章传》等有关书籍，
认定“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
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
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
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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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点评&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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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那壶坯顿时被摔成碎片

装窑的日子又到了。武小够这几日发现
袁朴生不太对劲。有几个窑工们聚会的酒局
他喝得闷闷的，一句话也不说。这一窑里，袁
朴生只拿来一把壶。那壶，蔫巴巴的，没什么
精神，武小够看着怎么也不像袁朴生的。西
门寿看在眼里，却掩饰不住兴奋，把武小够
拉到一边说，嘿，那杂种萎了吧，你看他那
壶，被抽了筋骨似的，简直一坨烂
泥！又拿出自己的一把新壶。

武小够扫了那壶一眼，顿时眼
前一亮。好一把《岁寒三友壶》，团山
绿泥，那松针、竹叶、梅蕊，疏密有
致，活灵活现，逼真到了家。关键是，
壶的格调上去了，以前西门寿的壶，
就图个花闹，大红大绿的，经不起细
琢磨，泥料色调的搭配也俗不可耐。

西门寿得意地说，这把壶，我可
是整整做了两个多月哪。光是配泥
料，在窑里试片，就小半个月；棋牌
不摸，小酒不沾，女色不近。老子等
于当了几个月和尚！

武小够点点头说：唔，西门师傅
这段辰光真是蛮用功啊。西门寿一张马脸涨
得通红。窑场上的人都知道，武小够那张嘴，
从不轻易夸奖人的。县衙门朱巡捕老爷已经
看上它啦！西门寿得意地说。
既然是好壶，就该给自己留着。你啊，就

知道卖了壶买酒喝！武小够倚老卖老地说。
老子也是被他逼出来的啊！西门寿叹口

气说，三九天喝凉水，老子的壶艺一直被他
压着，要是不好好用功，连薄粥也喝不上啊！
武小够嘿嘿一笑。西门寿巴结地说，还要靠
武师傅的窑火成全啊。不瞒你说，县衙门朱
巡捕老爷过几天就要来取壶。又拍着胸脯
道：今晚到一品香，猪头肉白酒管你够！

武小够瞅个空隙，把袁朴生叫到窑头
上，问他最近到底怎么回事？袁朴生没精打
采地两手一摊说：没什么啊，就是浑身没劲。
武小够左右看看，低声说：莫不是那个女人，
把你的筋骨给抽掉了？袁朴生瞪他一眼，什
么意思啊？乱七八糟的！武小够说：老子都看
在眼里呢。自古那女人是什么.祸水哪！你看
看你那壶，还像个茶壶吗？尿壶还不如呢！
袁朴生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

武小够说：这一窑里，可有西门寿的一
把好壶啊。这小子风水转了，肯用功，壶做得
真不错。袁朴生嘟噜了一句：不就是个瘌痢
头花吗！自古以来，文人都喜欢光器。古蜀街
的壶界里，但凡做光器的艺人，都看不起做
花器的，在他们看来，造型越简单的壶，越容
易露拙。光器的简约、内敛，比起花器的繁
复、具象，要高雅得多。背地里，他们称作花

器的艺人就叫“瘌痢头花”。武小够板
下脸说，你去看看那把壶，再说话！

接下来的场面让袁朴生着实惊
呆了一回。那把被武小够赞不绝口的
岁寒三友壶，就安安静静地搁在窑口
上。四周围了一些人，正在对着它品
头论足。袁朴生一眼看见古子樱也夹
在里面，便假咳了一声。人们见是袁
朴生来了，便散开了。古子樱朝左右
看看，说：师傅，那西门寿也太狂了！
袁朴生上前朝那壶瞥了一眼，浑

身似乎一震，背心里不由地汗津津地
一片。迟疑着，走近它，细细端详，看
了半天，突然重重地叹出一口气。他
心里像被谁踩了一脚。一个从来让他

瞧不起的人，居然咸鱼翻身，做出了一把让他
浑身冒汗的壶来。这壶，不俗不媚，素雅可人，
既有光器的功力，亦显花器的才情。不知什么
时候，背后传来武小够的声音：看看，还是瘌
痢头花吗？袁朴生一声不吭，转身走到自己的
那把壶坯前，举起来就往地上一摔。一声闷
响，那壶坯顿时被摔成碎片。古子樱惊叫一
声：太可惜了！武小够脱口道：好样的！
古子樱在这天晚上难得地喝了个酩酊大

醉。师傅心里闷，喝的是闷酒。但凡男人都知
道，喝闷酒有多难受。原先，师傅喝酒的时候，
古子樱总是陪着喝茶。可是这一次不行，师傅
固执地把一坛阳羡米酒摆在他面前，说今天
若是你再推三推四不肯喝酒，你娘的就不是
老子的徒弟！古子樱觉得，今天是推托不过去
了。其实他不是不会喝酒，相反，他酒量极大，
两个袁朴生也喝不过他。一闻到酒的香气，他
就馋得不行，藏不住满口津液，浑身的汗毛孔
都开张起来。可他深知，一旦贪饮，便管不住
自己的嘴巴。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因为他一直觉得还没到时候。所以，他必须以
最大的克制，管住自己对酒的欲望。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 ! &%只要有空便朝舞台跑

除此之外还有张口韵与闭口韵之分，以
及什么情绪用什么韵的讲究，哀哀怨怨的唱
词，用“苍黄韵”很难达意；反之，高高兴兴的
唱词，用“希奇韵”也难传情。
凡此种种说明一点，同样一出戏，你比别

人唱得好，观众要点你演的戏，后台老板要重
金聘你唱戏，那么这出戏就成了你的代表作，
成了你名副其实的“饭碗”，甚至是“金饭碗”。
所以也就有了“宁送三亩田，不教一出戏”之
说，随之还有一说“教会徒弟，饿煞师傅”。所
以要教就教自己的儿女，要传就传自己的至
亲，这是小喜子要拜师学艺的第一个障碍。另
外，拜师一般都要有人介绍，要办拜师酒之类
的仪式。刘家一来不会介绍小喜子拜师学艺，
二来更不会为小喜子出这份拜师的钱。偏偏
小喜子名义上又是刘家养女，刘家不开金口，
谁会没事找事，收小喜子为徒弟呢。
好在戏园是刘家开的，剧场又在自己铁

皮宿舍的下面，小喜子劳作一天之后，可以到
花厅（二楼）看戏，也可以到后台转转。此路不
通，另辟蹊径———不能正大光明地拜师学艺，
那就偷偷地学戏吧！
说到偷偷地学戏，小喜子还真有点天分，

有点戏剧情缘。早在她被卖到张家时，由于养
父在戏园里当检票员，她就经常有机会去看
“尾子戏”。所谓尾子戏，就是每场戏结束前，检
票员可以放些观众进去，只收少量的钱，归自
己所有。有一次小喜子看完《杀子报》，看到王
官保被杀，她伤心极了，晚饭也不吃，躺在床上
哭个不停，边哭边说：“哥哥被杀死了！”任凭养
母劝说，小喜子就是不能释怀。无奈之下，养母
把她领到后台，去见那个演王官保的演员，告
诉她“哥哥没有死”。那位演员蹲下来，让她摸
摸自己的脸，果然脸上没有刀伤，小喜子这才
放心了。死了还能活过来，她觉得演戏挺有意
思的，便嚷着要学戏。养父和养母对她说：“学
戏苦得很，要挨打！”小喜子这才作罢。

小喜子由于经常看戏，耳濡目染，加上记

性好，像“观花名”呀，“行路”
呀，“儿女讲情”呀等唱段，她
记住了，也会唱了。九岁那
年，外婆去世，养母带她去过
一次安徽，观看了当地的“倒
七戏”（即庐剧）《秦雪梅吊

孝》，戏的“路子”和淮剧相同，戏里丫头到书房
里去看商公子的那段唱词居然也和淮剧一样。
“倒七戏”曲调简单，她一听就学会了，而

且还套上别的词来唱，不经意中显露出唱戏
天赋，养母也非常吃惊。
到了刘家之后，日子过得虽苦，但看戏更

加方便了，小喜子只要有空，便朝舞台跑，或
站在上场门，或站在下场门，撩开一点门帘，
有滋有味地看戏，演员唱什么，她跟着哼什
么。然而，小喜子不知道这是犯忌的，有时冷
不防的头上会挨两记“麻栗子”，只听有人一
声怒喝：“偷饭鬼，滚开！”艺人把自己的技艺
当成安身立命的本钱，不允许别人在眼皮底
下偷戏。其实，那时的小喜子还真没有偷戏的
概念，纯粹出于一种喜好。
小喜子把学戏当成一条活路，有了追求，

有了目标，当然更用心思了。后台去得更勤，
帮艺人们梳头、叠服装、洗衣裳、做杂事，处处
留意，事事用心，也就长了些许舞台知识。比
如“一台无二戏”、“救场如救火”的戏德，她记
住了；比如“唱要一条线（脉络分明），不要一
大片（水分太多）”、“分清上下句，不要一顺
跑”、“戏好学，神难传；十戏九不同，道理在其
中”等经验之谈，她也记了不少；各种行头的
名称，如王帽、父子盔等等，她都熟悉。她把看
戏变成记戏，把唱词、身段默记在心，离开剧
场之后就模仿，或哼或唱，像着了魔般想着戏
里的唱词。有一次小喜子出去打酱油，一边走
一边哼，由于入神太深，没注意到前面有根电
线杆，一头撞上去，撞出一块乌青，打碎了一
只酱油瓶。她孜孜不倦，“偷”到不少戏，但是，
没有师傅，也就没有上台的机会，每天哼戏只
是自娱自乐。
上天不负有心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有一次前辈艺人李玉花到民乐戏园演
出《李翠莲》，缺一个演刘聚宝的“娃娃生”。有
的老艺人撺掇着说：“小喜子，你来唱刘聚宝
吧！”小喜子求之不得，刘木初犹犹豫豫，既担
心小喜子耽误家务，也怕她唱不好。


